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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
——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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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

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

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

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

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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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thnographic Writing in Full-length Novels of
Contemporary of Yi Nationality：Example as Feng Liang's Southwes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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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a trend of ethnography writing in full-length novels of contemporary of Yi nationality ，

among which southwest Edge is a typical one. Feng Liang as a writer of nasal clan has writing ethnography of inherent ad⁃
vantages，their works form the basis with the field survey of ethnography writing paradigm，the novel "southwest" a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writing ethnography of Feng Liang，describes the nose to the unique natural geographical fea⁃
tures and rich and colorful history and culture，have higher aesthetic literature.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s a writer ex⁃
plore the important channe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course，author in the southwest of slavery，"Bimo
culture and folk explanation"，to express and explore the nose change ethnic people from period to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history of journey，through to the typical shape show the nos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
Keywords:Southwest Edge；Ethnographic writing；Cultural presentation；characterization

民族志是英文Ethnography的意译，来自希腊文

ethnos（民族）和 graphein（记述），这一概念中的关键

词是“志”，志者，记也。它是“民族学家对于被研究

的民族、部落、区域的人之文化的描述与解释”［1］，它
的原意为“对某地或某族群的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描

述”［2］。人类学家 E·A·霍培尔又把民族志界定为

“人类学中专门属于文化之记述的一个部门”［3］，突
出了民族志文化记述功能。大卫·费特曼又提出民

族志应该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

地、情景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

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4］2而在《写文化》总

序中“‘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

化现象的记述。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

格上的异域情调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

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

群）”［4］1。民族志是由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并完善

起来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同时也是这种方法所形

成的成果的载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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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于 20世纪初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被

引入中国，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自发性的、随意

性的和业余性的民族志、科学性的民族志及反思性

的民族志（或称实验民族志）。”［6］“前科学性”时期的

民族志有文学“想象”及“虚构”特质，一些民族志文

本本来就有着文学烙印的小说、游记。著名的文化

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是这个时期一部严肃的

科学著作，但它同时也具有文学性。“科学民族志”

时期，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一直标榜所谓的“科

学性”，但从其代表作《西太平洋航海者》来看，其题

目就带有航海小说的意味，在描述土著人如何进行

库拉时也“采用了航海历险的文学叙述模式来表

述”［7］。后来，格尔茨提出的“深描说”认为民族志不

是客观地再现土著文化的一门学科，而是阐释土著

人行为和其文化关系的一门学科，让民族志文学性

有了理论的支撑。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

开启了“民族志”的反思时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

学与政治学》一书成为“民族志”文学转向的关键，

文学意识被引入到民族志的写作中，使文学与人类

学民族志正式交融。

新时期以来彝族的长篇小说大多呈现出民族

志书写的趋势。彝族作家冯良出版《情绪》开始受

到关注，又相继出版了《月亮完全升起来》《彝娘汉

老子》等长篇小说。作为在大凉山长大的彝族人，

冯良对凉山及彝族的情感使她在心中孕育着某种

使命，用近 10年光阴写了《西南边》这部有关于凉山

这片土地及人的小说，并凭借它获得了“第十二届

民族文学奖”。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成就在于其庞

大的叙事结构，它“全方位地展现了凉山彝族从新

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1］。涉

猎到的内容从彝族亲族乡情的细节到彝族的前世

今生，同时也描述了大凉山独特的文化现象，包括

毕摩传统宗教、民俗、奴隶制度等，深刻地反映了当

地历史变迁中的人物命运，描绘了凉山彝族人英

勇、热情大方、倔强的性格和崇尚家支荣誉、归属感

强烈及讲究身份等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

征。学界对《西南边》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

在“边地”历史书写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本文以

民族志的维度对《西南边》进行研究，以给读者提供

新的审美视角。

一、民族志书写中的彝地世界

位于中国西部山脉的大凉山除了位于安宁河

谷腹地的西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都相对较差，多

山而封闭，生活在其中的彝人为了适应这里的自然

地理环境而锻炼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

内在精神。对彝族文化与生俱来的缘分和儿时在

彝区的生活体验使冯良的作品大多书写大凉山的

人与事，也因此容易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特征，“在

当代关于民族志书写方法研究中，最有名的当属格

尔兹开创的文化‘深描’法，这种‘深描’是一种在宏

观文化背景下对行为进行的微观阐释”［8］。冯良的

作品中，不论是横向共时性对大凉山自然地理环境

的描绘还是纵向历时性地对人文历史进行书写，都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建立在宏观文

化背景下对微观的行为进行“深描”的基础上的。

（一）民族志书写中大凉山的地理环境

大凉山位于中国的西部山脉，海拔普遍较高，

气候差异性较大，其中，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四季

分明，昼夜温差较大，天气多变。在《西南边》中写

到：“夏觉仁眼望向凉山青蓝的天空上似涂染着金

黄颜色的云朵，慢慢舒卷。还是初夏，山里头的天

气到这会儿已经沁凉。没有风，粗大挺拔的柏树杉

树向峡谷两边的山坡、峭壁绵延而去。”［9］ 19彝族人

坚韧、勇敢、率性和热情的品格正是由大凉山独特

的地理环境造就的，彝族人们习惯了沐浴日光，性

情因此变得有些悠懒。

西昌位于安宁河谷腹地，气候四季如春。《西南

边》中屡次提到的尔乌山就位于西昌的东北边，那

里林木茂盛，菌类品种丰富，数量繁多。作者浓墨

重彩地描写了尔乌山上曲里阿果和夏觉仁充满诗

意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夏医生木棚子下边那棵

青冈树，曲尼阿果有上好的蜂蜜就会挂一陶罐在枝

杈上。风吹着，当当当，敲着树干响呢。等到听不

见响声，你们再去看，陶罐换成布袋，里面装的不是

夏医生新采的松茸、鸡枞，便是晒干的当归、天麻，

还常挂只山鸡、野兔，再不然，半爿野羊子。”［9］390冯
良对大凉山地理环境的书写是一种宏观式的把握，

她遵循了格尔兹所提出的“文化深描”的方法，是在

她对自然地理环境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族

志书写，使得书写更顺畅和真实可信，凸显了大凉

山的自然地理特色。

(二)民族志书写中大凉山的历史文化

大凉山作为彝族自治州和全国最大的彝族聚

居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

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是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必经地。中国革命史上，大凉

山又是一个充满红色基因的地方。1935年，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北上时曾在大凉山会理县举行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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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理会议，并在冕宁刘伯承与当地彝族首领小叶

丹进行了“彝海结盟”。冯良在《西南边》中描写到

这段红色历史，同时也书写了大凉山波澜壮阔的民

主改革历史，民族改革成功废除了奴隶制，凉山彝

族人民也因此“一步跨千年”地跨进了高级文明的

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大凉山更是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大凉山是极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充满了传奇色

彩，为冯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也给凉山

儿女们提供了和外界互动交流和改变命运的机会，

正如作者所说的：“凉山解放，凉山与内地、彝族与

汉族等民族密切接触、互动，凉山彝族社会更加密

切地融入国家政治生活，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因此更加生机勃勃。这也是成长于这光荣年代，包

括我在内的边地人的幸运！”大凉山不仅历史悠久，

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地。冯良对大凉山历史变迁

的纪录是一种宏观式的把握，遵循了格尔兹提出的

“深描”的方法，是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民族志

书写。

二、民族志书写中的文化呈现

文化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概念，对于人类学

研究来说，文化是行为模式的复合体，格尔兹认为：

“文化作为系统，它存在于意义的世界中。这些系

统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艺术、常识。系统与系统之

间、系统与子系统以及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

着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10］文化是符号的系统，文

化被创造，同时也在影响着人的行为，与人类意识

形成某种制约关系，以民俗、宗教信仰、制度、饮食

等方式呈现出来。民族是在“在特定的历史的人文

和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以共同的语言民俗，或者其

他精神--物质象征要素为系统特征”［4］163。各民族

有其独特的文化，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在各个地方

的文化也更不相同，并且各自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

当中，正如马尔库斯所言：“世界依然充满着文化差

异，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可能性已为人所知，或者

至少已经被人们考虑到，而且所有的异文化世界都

已经被现代生活所渗透。”［10］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是文学书写文化，文化是文

学的内核，文学书写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文化内核，

因此，作为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交叉点的文化因此有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格尔兹的文化“深描”说认为

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动、制

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

中得到清晰描述的即深描的脉络”［11］。“民族文学根

植于某一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土壤之中，以极具本

民族浓郁风格和审美取向的表达方式来书写自己

的传统，从而将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精神

世界和历史记忆存储于多样化的文学文本之

中。”［12］《西南边》对彝族独特的文化进行了深描式

地深刻细腻的描写，活化石般地记录了彝族在民

俗、毕摩信仰、制度等方面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因

子也正是格尔兹提出的子系统，它们构成了彝族文

化的完整体系，表现出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切关

注和民族写作立场。作者在面对“毕摩文化”时则

表现出了复杂的情感，形成了一种以个人的微观视

角和人类的宏观视角书相结合的民族志书写范例。

（一）制度文化——彝族奴隶制挽歌

大凉山彝区曾长期保留着较完整的奴隶占有

制社会形态。东汉时期彝族先民社会便出现家长

奴隶制，公元 8世纪，以彝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南诏

地方政权和东蛮三部政权都是奴隶制占主导。据

彝文文献记载，大凉山彝族主要支系古侯、曲涅在

唐代从云南进入大凉山时便带着奴隶而行，到了元

代，以彝族先民名称命名的罗罗斯宣慰司的建立标

志着大小凉山片区彝族成为主体民族，而彝族奴隶

制在这一区域占据支配地位。奴隶社会中的奴隶

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历来是通过森严的等级

关系表现出来，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还有进行经

济以外强制的权力，即对奴隶群众进行公开的，毫

不掩饰的，粗暴的压迫”［13］223-224之上。直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改革才彻底废除该制度。

《西南边》的叙事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是一

部厚重的彝族现代史诗，小说故事的起因就是奴隶

主的叛乱。“小说的叙述始于 1950年代的少数民族

地区的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即通常所说的民

改”［14］。男主人公之一的木略是娃子出生，身逢转

折时期的他积极主动地响应时代变化的号召，解放

后先是当上了解放军 359团卫生队的护理员，帮着

解放军平定了妄图叛乱的奴隶主而成了平叛英雄，

通过自己的觉悟和能力当上了当地的“县长”，出身

农奴的他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命运。在解放后的

一段时间里，大凉山人们的思想依然处于新旧掺杂

的状态，作为黑彝的曲尼阿果此时也依然保有某种

莫名的优越感。曲尼阿果的父亲曲尼拉博堪称是

《西南边》中这场最精彩的奴隶主“叛乱”事件参与

者之一，而事实上这是一场误会，起因是曲尼阿呷

意外地被山洪冲走，负责送她的盘加因而受到曲尼

家人的殴打，红卫兵的介入又使得奴隶主误认为政

府要追剿他们，于是黑彝奴隶主们在杀羊宰牛和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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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毁房之后便逃走，而这让政府以为他们要“叛

乱”。曲尼拉博实在没有面子才被迫卷入到其中，

事件的结局是曲尼拉博的猝死而告终。正如曲尼

拉博的最终结局一样，在大时代的洪流下，在大凉

山持续已久的奴隶制度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妄图挣

扎的奴隶主们也都成了时代的弃儿。

（二）宗教文化——彝族“毕摩”文化深度描摹

“毕摩”文化是彝族人的传统宗教文化，已经有

了很长的历史。起源于彝族先民们相信灵魂的存

在与万物有灵，并认为人的灵魂附于人的躯体，死

后人的灵魂则独立存在，这种灵魂论与《金枝》中所

提到的“睡眠或睡眠状态是灵魂暂时的离体，死亡

则是永恒的离体”［14］的观点一致。作品中，曲尼阿

果在父亲去世时邀请了“毕摩”来招魂，要把父亲的

灵魂送到祖灵地。彝族先民们“赖以生活的是自

然，对他们生活有直接威胁的也是自然”［15］，于是他

们把无法理解的各种自然现象都归因于鬼神的支

配，坚信鬼神掌管着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吉凶祸福，

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

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

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

化。”［16］于是人们把灵魂鬼分为善鬼、恶鬼，善鬼相

当于神，一般正常去世的长辈为善鬼，会庇佑后代

子孙，彝族也因此有了祖先崇拜的现象，主要表现

在重葬仪与崇尚祭祖；而非正常死亡的人的灵魂就

会变成冤鬼厉鬼，当这些恶鬼到来时，如不请毕摩

（祭司）和苏尼（巫师）驱逐就会降灾下来。因此，每

当疾病缠身时，彝族人们就以为是恶鬼缠身，于是

他们会请毕摩祓禳与除病赐福。当曲尼阿果受打

击而变得疯疯癫癫和精神失常时，她的母亲就请了

“毕摩”给她招魂，文本中也描摹了招魂的详细经

过：“毕摩让他揪住毛线的一头，另一头由阿果妈攥

着。不是毛线，是毕摩念过经有了灵气的魂线，长

及两尺。又让他抓举一只绑着翅膀的白公鸡。然

后自持柏树枝，越过魂线，舞了舞，示意他将白公鸡

举过魂线晃一晃。再让阿果妈和他同时扽线头，扽

紧魂线中间挽的活结，表示曲尼阿果的魂给拴住

了。”［9］266冯良儿时亲密接触过彝族“毕摩”招魂活

动，才能把招魂的过程描写得如此地惟妙惟肖。

彝族“毕摩”文化承载着彝族人们的信仰追求

和民族认同，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叶舒宪说过“族

群的集体性记忆或是结构性失忆都可以理解为强

化某一族群的凝聚力。族群认同下的历史记忆其

实同时意味着同等意义上的历史记忆”［17］。但随着

社会的进步，“毕摩”宗教文化也禁锢了人们思想的

发展，这种传统宗教文化也因此面临着被解构的命

运。作者正是站在民族和人类立场深切关注这场

解构运动之人，在给读者展现彝族独特的“毕摩”宗

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做了深入地

思考。她在文本中写到连“毕摩”自己的女儿得了

病也第一时间找了夏觉仁医生医治而不是像以前

一样第一时间做法事驱鬼。萨义德曾针对弱势文

化如何走向开放提出过同样的见解：“全球化背景

下，即使面对强势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文化孤立主

义也不是弱势文化抵御的良方。真正的出路在于

实行一种健康的文化开放模式，能够促进双方或多

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18］冯良站在人类精神文明

的立场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积极响应，为少数民族作

家书写本土文化提供了有效的写作示范，也为民族

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民俗文化——彝族传统的延续

由于地形、气候、历史因素的原因，各民族和各

区域的饮食习俗有着巨大的差异。彝族是一个古

老的民族，有着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大凉山由于

大部分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等原因，主要粮食作

物以比较耐寒和适应高山环境的土豆、苦荞及燕麦

为主。《西南边》就细腻地描写了这些饮食习俗：“从

今往后可能要用一把木勺舀酸菜洋芋汤汤喝，抓一

个木盆里的坨坨肉吃。”［9］4冯良准确地提取了本民

族独特的饮食文化基因，花笔墨描写了彝族人民独

特的饮食文化，也透露出作者对本民族独特饮食文

化的认同和彝族身份认同。

家支是大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

支架，由原始氏族演变而来，是大凉山彝族以父系

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联合体，同一父系祖先的家支间

互不通婚。家支是家和支的统称，是由血缘集团的

家、支、房、户构成的父系血缘体系，如费孝通所言：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

会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

族性了……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19］家支人口

的多寡和势力的强弱是决定家支力量的主要因素，

而家支的势力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在社

会上的地位。每个家支都有为数不多的头人，一般

由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来担任。在夏觉仁婚内出轨

后，曲尼家就派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去和夏觉仁

进行谈判，这些老辈子认为夏觉仁给曲尼家蒙了

羞，要求他同意和曲尼阿果离婚，并要求付一定的

赔偿金。

家支在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功能，对

内维护社会秩序和增强凝聚力，对外则用来抵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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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势力的入侵。当沙马依葛插入曲尼阿果的婚姻

时，以家支血缘为纽带的曲尼家姐妹们就给阿果和

曲尼家出了气：“送行队伍里突然岔进七八位妇女，

面目张扬、激愤，挥舞着黄油布伞，左一下右一下，

别开干部的伞，再挤开他们……妇女们七嘴八舌，

自称曲尼阿果的娘家人，来替阿果撑腰的。”［9］320可
看出这种约定俗成的家支习惯法深入彝人生活的

各方面。家支制度文化不仅在法律的逻辑和实践

方面打着一个楔子，也影响了整个法律工作的效

用，而且法学与民族志分析在讨论方式上也一直被

置于互相对立的地位［13］239。因此，就是任何事物都

有两面性一样，彝族的家支文化对凉山彝族的社会

进步、民族发展及经济繁荣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凉山的发展。

三、民族志书写中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文学人类学最终的目标也

是研究人。“彝娘汉老子”和“文化混血”［20］的身份促

使冯良书写了的族际之间通婚的故事，“《西南边》

整体的叙事架构是围绕三个‘彝汉通婚’的家庭展

开，但是冯良着墨的笔力并不均匀，曲尼阿果和军

医夏觉仁的故事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21］。其

中，彝族人物形象也是对彝族历史流动式的展现，

这些人物形象还承载着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作

者勾勒了属于彝族异域风情的彝族人物群像，展现

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一）木略：解放后崛起的娃子

出生娃子的木略在解放前被主子吉黑哈则家

压迫、剥削，但他生来机灵聪明，经常帮主子吉黑哈

则家出谋划策，是主子家名副其实的“智囊军师”。

他的父亲是从成都被拐到大凉山来的汉人，其家族

世代在成都开药铺，木略也因此生来就会识别草药

和治病救人，是大凉山悬壶济世的扁鹊，也会说流

利的汉话，这为后来的成功做了铺垫。解放后，木

略被解放军 359团选中，成了他们团的护理员，从小

吃苦长大的他自然懂得抓住机遇，前途也越来越广

阔。木略人生的第一次机会来自吉黑哈则的叛乱，

在衡量利弊后，作为调解员的他成功地说服了吉黑

哈则投降，自己也转身变成了平叛民族英雄，进而

开启了仕途的人生。他在紧要关头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利己，这是木略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但他对朋

友又很讲义气，如他一直在帮深陷麻烦之中的夏觉

仁，使得木略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和可信。他最

终成了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县长，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的同时恋爱也修成了正果，成了事业、爱情双

丰收的人生赢家。

（二）古侯乌牛：彝族传统婚姻的突破者

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人是会被影响的，

或主动迎接时代的变化而跟上时代的步伐。古侯

乌牛就是主动拥抱时代变化的人，青年时期的他正

好赶上了好时代，走出封闭的大凉山，到西昌、成

都、北京等地读书，眼界变得开阔，接受了时代的洗

礼，其世界观、人生观和爱情观也都发生了变化，认

为不必恪守和曲尼阿果的“娃娃亲”，于是娶了一位

白彝姑娘，他也因此遭到了传统保守的舅舅的冷

遇。在事业上，兼通彝汉、识时务的他步步高升，当

上了公安局局长，但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当他

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去处理作为“叛乱者”的奴隶主

舅舅的后事时被开除了职位。他最终的结局是救

落水的知青而被水淹死，这样的善举充分体现了古

侯乌牛人性闪光的一面。

（三）曲尼阿果：时代变化中的被动接受者

同样是被时代洪流推着向前的人，曲里阿果却

是时代变化的被动接受者。她不敢违抗父亲给她

订下的传统婚约，甚至为配得上定了“娃娃亲”的表

哥古侯乌牛而主动选择到成都学习，即使后来被表

哥所背叛，她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事实上，她从头

到尾没有真正随时代而变过，任由时代的洪水将其

淹没。她始终被大凉山彝族根深蒂固的情感结构

所禁锢，就算从大上海来的夏觉仁被她的异域风情

和美貌所迷上而对她死缠烂打，她也不敢带他去见

家人，只因彝族传统是不和外族人通婚。曲里阿果

拥有天真浪漫的个性，“阿果的羞怯、愧怼发自身

心、传统，一派天真，所以动人，也牵动一个男子的

爱留连于她”［22］。幸运的是她遇到了痴情的夏觉

仁，婚后也得到他的百般呵护，即使她变得疯癫和

精神失常，夏觉仁也没有放弃过爱她和呵护她。而

她对夏觉仁是真爱还是只是被感动我们也不得而

知，只是感受到新旧两个时代的力量都加在阿果身

上，这让她应接不暇与眼花缭乱。好在她经历了父

亲和姐姐去世的双重打击后也获得了成长，原来那

么高傲、天真、浪漫的她也变得通透、沉稳而实在了

许多，这从她知晓了夏觉仁背叛了她之后她选择原

谅夏觉仁就看得出来。

（四）沙马依葛：时代变化中的主动回应者

沙马依葛性格强势、泼辣爽利、果敢决绝，她懂

得审时度势，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女中豪杰和活脱脱

凤辣子形象。她面积极主动追求夏觉仁。当她得

知夏觉仁在追求曲尼阿果时，也知趣、利索地退了

出来，沙马依葛“似乎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困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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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生活的困难关头，她都能依凭自己，从烂泥

里挣扎起来，重新获得新生活的青睐”［23］。她清楚

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才能得到这一

切，相比曲尼阿果的天真浪漫，沙马依葛是个现实

主义者，她实实在在地和吴升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从此过上了妇唱夫随的平静生活。

沙马依葛在职场上顺风顺水，又机缘巧合地捉

住了潜藏十来年的土匪，成了人人敬仰的女英雄，

又有王副政委的扶持，最终她坐上了县公安局副局

长之位。可就这样一位在事业上叱咤风雨的奇女

子也受情感的困扰，爱情就像一根刺，当她再次见

到夏觉仁时那根陈年老刺就生了根发了芽，甚至长

成参天大树，她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惨败，一个春

风得意、英姿飒爽的女英雄转眼间变成了道德败坏

的女人，这也是作者眼中人性的复杂幽深之处。

综上，青山绿水、人杰地灵的大凉山独特的自

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有异域风

情的人。作为彝族作家的冯良有民族志书写和民

族认同感的优势，在创作中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

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大凉山独特的地理环境

铸就了彝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品格和

独特的文化。新时代的到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及思维习惯，在带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和

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对此，冯良用现代性的眼光

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提倡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同

时也要融入现代文明，从而共同建构中华文化图谱

的华丽篇章，冯良的民族志书也因此具有民族和人

类的双重维度，表现了作者广阔的视野和积极向上

的文学创作意识。在她的民族志书写之下，读者领

略了彝地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民族文学走向世

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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